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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说明

本卷收 发财秘诀 瞎骗奇闻 糊涂世界 最近社

会龌龊史 上海游骖录 活地狱 剖心记 等作品

发财秘诀 又名 黄奴外史 十回 标“社会小说”
署名“趼人撰” 原载 月月小说 第十一至十四号 时间为光
绪三十三年 1907 十一月至光绪三十四年 1908 二月 光
绪三十四年 1908 上海群学社出版单行本 小说正文有眉批
回末有评语 未署名 据推断 当为作者自评 此次整理 以

月月小说 连载本为底本 以上海群学社本为参校本 保留

了书中的评语

瞎骗奇闻 共八回 最初在 绣像小说 第四十一至第

四十六号上发表 时间为光绪三十年 1904 十二月至光绪三
十一年 1905 二月 书名上标“迷信小说” 署名“茧叟” 每
回前有图两幅 凡十六幅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二月 上海
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此以 绣像小说 连载本为底本 参

校商务印书馆本 保留了原书中的插图

糊涂世界 十二回 未完 署名“茧叟” 最初发表于光
绪三十二年 1906 上海 世界繁华报 上 据阿英称 报上
至少发表到十九回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 世界繁华报馆出版单

行本 线装六册 仅收十二回 后阿英据世界繁华报馆本重新

整理 收入 晚清文学丛钞 小说二卷 中 仍十二回 此据

世界繁华报馆本整理

最近社会龌龊史 初名 近十年之怪现状 书名标“社
会小说” 署名“我佛山人” 是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的续篇
宣统元年 1909 发表于 中外日报 上 刊载起迄日期不详
宣统二年 1910 九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 二册 收二
十回 未完 此据上海广智书局本整理

上海游骖录 十回 书名标“社会小说” 署名“茧” 原
载 月月小说 第六至八号 时间为光绪三十三年 1907 二
月至四月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七月上海群学社出版单行本
每回有眉批 此以 月月小说 连载本为底本 参校上海群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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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本 保留了原书中的评语

活地狱 原为李伯元作 李写至第三十九回 病重不能

执笔 由吴趼人续写第四十回至四十二回 第四十三回由茂苑

惜秋生 欧阳巨源 续写 吴趼人所续三回 发表在 绣像小

说 第七十至七十一号上 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 1906 二月
至三月 每回后有愿雨楼主评语 是否为作者自评 待考 这

里一并保留 供研究者考证 此据 绣像小说 连载本整理

剖心记 书名标“法律小说” 署名“我佛山人” 原载 竞
立社小说月报 第二期 时间为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十月
仅刊二回 因该报停刊而辍笔 后作者又将此故事梗概写成 山

阳巨案 一文 收入 我佛山人札记小说 中 此据 竞立社

小说月报 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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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回

辟香港通商初发达 卖料泡穷汉得奇逢
 
往事追回泪似珠 十人中有九糊涂

致令一样须眉汉 硬要从中判主奴

呵 呵 诸公 风气 风气 甚么叫做风气 据诸公说

自然是文明学问了 不知非也 据小子看来 只一个“利”字便
是风气 而且除“利”字以外 更无所谓风气者 诸公若不相信
听我道来

自从通商之后 我中国二十二省之人 莫不异口同声曰 “广
东得风气之先 ”小子自己便是广东人 也深信我广东是得风气
之先的 不敢多让 然而及后仔细想来 到底甚么叫个风气

到底得些甚么风气 转觉茫然 查广东通商最早 再以前的

不必去细考他 自明朝以来 已与各国通商的了 考 明史 外

国列传 “壕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 先是暹罗 占城 爪哇
琉球 泥诸国互市 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 正德时 移于

高州之电白县 嘉靖十四年 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 移之壕

镜 岁输课二万金 佛郎机遂得混入”云云 壕镜便是今之澳门
由此观之 可见得广东通商最早 又按 明史 广东巡抚林富

上疏请与佛郎机通商 有云 “粤中公私诸费 多资商税 番舶
不至 则公私皆窘 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 祖宗时 诸番常

贡外 原有抽分之法 稍取其余 足供御用 利一 两粤比岁

用兵 库藏耗竭 藉以充军饷 备不虞 利二 粤西素仰给粤

东 小有征发 即措办不前 若番舶流通 则上下交济 利三

小民以懋迁为生 持一钱之货 即得展转贩易 衣食其中 利

四”云云 说来说去 都是为“利” 何尝有半个字提到风气 诸
公 这就不能怪我说一个“利”字便是风气 除“利”字以外 更
无所谓风气了

这些远事 又且不说 等我再说得近些 自入本朝以来

外国人来得更多了 因为他们航海之术日有进步 进行愈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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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视我中华为天府之国 嗳 鼎烹之旁 绕以群鼠 焉有不思

染指之理呢 加以中国向来是魁然自大 环绕四裔尽是些野蛮

小国 他们来 便说是进贡 我们去 便说是册封 傲岸惯了

更不知甚么叫个外交 外国人初来时 他们便摆出那自大的样

子 傲然岸然 及至外国人忍耐不住 翻了脸打将来 他却又

害怕了 把头缩了进去 再不敢伸出来 因此着着失败 丧师

辱国之事 也不可胜记 至道光廿一年 大学士两广总督琦善

割广东之香港地方与英人义律 是为中国割地与欧洲之始 亦

即为通商发达之始 眉 此等写法 想是要学史笔也 一笑

此事之始末 往因来果甚多 因与此书正文无涉 故不多赘

且说香港乃是一个海岛 岛中本有些居民 义律得了香港

之后 即出了告示 晓谕岛中居民 说是“中国已将香港割与我
大英 尔等世居香港之人民 从此皆当投降 改入大英籍”云云
那些居民 也有从的 也有不从的 不必细表 义律乃与英国

各商 在香港筑建洋房 设行贸易 慢慢的外国人来得更多

一切起造的水木匠与及细崽 厨子 洗衣匠等 在在须人 不

免高出工价 求人应募 那内地的穷民 听了这个消息 便有

许多前往佣工谋食的了 那时候广东风气俭朴 他出的工价又

较优 所以前往佣工之人 不出三四年 各各都能积攒一二百

银元 带回家乡去 那些乡下人眼光如豆 看见一个铜钱 尚

且有簸箕大 何况整百雪白的银元被他看在眼里 那得不耀的

他眼花头晕 于是一传十 十传百 都说某甲发了洋财回来了

某甲发了洋财回来了 这个风声一播扬开去 你想那一个不想

发洋财 引得那无知之徒 都如水赴壑的往香港去了 眉 此

之谓开风气乎 一叹

此时 香港的生意也逐渐盛了 外国人也逐渐多了 所以

去的人也都容得下 内中惊动了一个南海县张槎乡地方的一个

人 姓区 名丙 一向只以小负贩糊口 当时看见人家纷纷往

香港去 又都说是可以发了洋财回来 便与自家妻子商量 也

想到香港走一遭 碰碰运气去 他妻子说道 “人家有手艺的
是靠手艺去赚钱 懂外国话的 是靠佣工去受值 有气力的

还可以去扛抬 你既没有手艺 又不懂话 就是气力也输与人

你仗甚么可以去得 纵使香港是个铜山金穴 只怕你未必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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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去动得他分毫 我劝你息了此念罢 还是安分点 在家过穷

苦日子的好 我也没福做富翁的奶奶 ”区丙被他妻子一顿抢白
恼得气也结住了 半晌说不出话来 气忿忿的走了出门 到市

上行去 心中也打不定甚么主意 忽见一家店铺在那里烧料泡

心中暗忖 “把这个贩到香港 或者有利可图 我何妨试他一
试 ”想罢 便先去买了一个竹筐 再到那料泡店中 拿出二钱
银子 眉 二钱银子虽少 仍是以本求利 吾见今日之发洋财

竟有不名一铜钱者 大大小小买了二三百个 也不别妻子 附

了船 径到香港来

看官 那料泡是一件甚么东西呢 原来是用玻璃吹成的一

个泡儿 其样式就和馒头一般 那馒头面上正当中 却做出一

个小管 那小管的玻璃略厚 那泡儿的玻璃却比纸还薄 靠底

一面那块平玻璃 却做得略略有点微凹 用口衔着小管 微微

一呼 那块凹玻璃便凸了出来 复微微一吸 那玻璃又凹了进

去 如此不停吸呼 那玻璃也不住的凹凸 其凹凸之时 却有

声响 作 嘣 嘣之声 广东人就叫他做 嘣 是卖给小孩子

顽的 小的不过荸荠大小 零买只得二 三文一个 大的有馒

头大小 也不过十来文一个 其图式如下

区丙贩了料泡到香港去 在马路旁边憩下

手中拿着一个 不住的 嘣 嘣呼吸着 这是

他们贩这个东西的规矩 教人家听见了 好来

买的意思 在香港的广东人看见了 都笑道 “这
个人该死 香港地方能有几个小孩子 却带了

这个东西来卖 怕不蚀了盘缠也 ” 眉 明明
发财事业 而目光如豆之守财奴 偏鄙薄不为

且从旁非笑之 奚独笑区丙哉 料泡之图示

区丙站了一会 见没人照顾 便掮起竹筐 望热闹所在走

去 走了一天 却只没人请教 不觉心中懊悔 到了明日 又

掮起来往外走 行行去去 去去行行 不觉到了一个所在 只

见两面都是洋楼 静悄悄的路少行人 他心中暗想 “昨日走了
一天热闹地方 不曾发得利市 今日怎么走到这里来 想是更

没有生意的了 但不知走过了这一条路 那边可还有人家 ”
心中想着 信步行去 口中仍是呼吸着那泡儿 嘣 嘣的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2 

响

忽然迎面来了一个外国人 看见区丙 便立定了脚看他

区丙胆战心惊 低着头 只管向前走去 那外国人嘴里叽哩咕

噜的叫了一句话 区丙不懂得 只不敢理睬他 仍向前去 那

外国人赶了上来 一把拉住 吓得区丙放下竹筐 唇青面白

不住的瑟瑟乱抖 那外国人低下头 在筐里拣了一个顶小的

对区丙又叽咕了几句 区丙不知是甚么意思 接过那泡儿 衔

着小管 一阵呼吸 那外国人在他手里取去 又叽咕了几句

区丙暗想 “莫非他要买么 这个顶小的 在乡下只卖得一文钱
一个 卖给他不可卖贵了 恐怕他打听出来 说我欺他 ”然而
苦于不知这“一文钱”三个字外国话怎生说法 无奈只得和他做
手势 伸出一个指头来 那外国人看见 就在身边摸出一元洋

钱给他 区丙大喜 口中连说多谢多谢 那外国人交了洋银

拿起那泡儿一吹 只听得嘣的一声 那块底上的玻璃破了一大

块 以后再吹就不响了 外国人把他摔在路边 又拣了一个

给了一元洋银 又拿起一吹 依然破了 外国人很以为奇 摔

了破的 又拿起一个对着区丙叽咕 区丙此时福至心灵 知道

是问他的吹法 他便接在手里 呼吸了一会 又鼓动两腮 以

示呼吸之意 外国人又拿出一元洋银 买了一个 衔着小管用

力一吸 的一声又破了 外国人不由分说 拉了区丙就走

区丙吓得魂不附体 死命挣住不肯行 那外国人见他害怕 便

用手向前一指 脸上带着笑容 又叽咕了几句 区丙见他并无

恶意 方敢掮起竹筐跟着他走

走到一条路上 见一座洋房 层楼高耸 四面都是门户

外国人站住了 对着区丙做手势 叽叽咕咕又说了几句话 区

丙看他的手势 猜度他的意思 料着是叫他在此等候 便放下

竹筐 站住了脚 那外国人便走到洋房里去 区丙在外 抬头

从门口望进去 只见里面立的 坐的 行动的 对谈的 有好

几十个外国人 原来是一所外国人的总会 区丙初到香港的人

那里得知 等了半晌 只见起先那外国人 带着两个外国人笑

语而出 指着那料泡说了好些话 又拿起一个递给区丙 做一

做手势 区丙会意 便呼吸起来 那两个外国人见了 各以为

奇 于时每人出了一元洋银 各买了一个 放到嘴边 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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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两个都碎了 三个外国人一齐呵呵大笑 那两个又各出一

元洋银 买了两个 仍只吹得一下都破了 一个便翻身入内

正是  
运退黄金失色 时来黑铁生光

莫讥舞袖太郎当 此是发财榜样  
未知此外国人翻身入内 却为何事 且听下回分解  
 
以银一元买一料泡 虽曰受欺 究属顽意小事耳 近日粤

东妇人 不知何所取义 供奉孙悟空神像 香炉之上 倒插料

泡一个 偶然一响 则欣欣喜曰 “大圣爷爷灵感来佑我矣 ”
此等迷信 省会富贵家尤多 余尝细思其故 实因料泡倒插炉

中 其筒口为炉灰所闭 郁抑既久 偶一发泄 发泄之时 其

气上冲 故作 嘣响 屡试不爽 一日之中 多则响三四次

少亦响一二次 总视炉灰之多少 为响数之多少 灰多则气愈

塞 愈塞则愈易鼓动而泄也 孙行者本邱处机之寓言 本无其

人 更安有所谓灵感 乃屡向妇人辈恺切开导 终执迷不悟

莫之肯信 呜呼 女学不明 神权迷信 区丙当日何幸得 嘣

而发财 社会今日何不幸得 嘣而迷信耶

写区丙痴呆之状 描摹尽致 写区丙乎 吾知作者之意

实为今日之发洋财者写照耳 今之发洋财者 其痴呆如区丙

其忠厚尚不及区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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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回

察嗜好货郎逐利 发储藏夫妇秤金
 
却说那外国人翻身入内 不多一会 便一哄的跑了二三十

个外国人出来 区丙拿了一个料泡不住的呼吸 那些外国人都

站着观看 内中有一个走过来 拿起一个顶大的 对着他叽咕

区丙虽不懂说话 情知他是问价 心中也没有主意 随手伸出

一掌 却是五个指头都竖了起来 那外国人便给他五元洋银

拿了一个放在唇边 轻轻的学着呼吸 却 嘣 嘣响了好几声

随即嘣的一声破了 于是二三十个外国人争着来买 随买随吹

随吹随破 不多一会 把一筐料泡卖个罄尽 提了竹筐要走

一个外国人却又对他叽咕着做手势 用手向前一指 却又回手

向所站的地下一指 区丙知道是叫他再来的意思 点头会意

别了外国人 一径走到码头上 恰好走省城的船将近起碇

遂附了船径至省城 奔回张槎乡家中 背着妻子 悄悄的把洋

银一数 有五百数十元 心中十分欢喜 等到夜静时 悄悄的

走到后院 寻着一个盛水的瓦罐 提到房里 把五百余元都轻

轻藏入罐内 又把那瓦罐放在一铺空床底下 壁角旁边 用点

炭篓 柴把等遮护住 身边还带着十余元 捱到破天亮时 便

起身赶到省城去 在旧木器店里 买了两口轻巧杉木玻璃柜

用水洗刷干净 买两张红绿纸 把里面糊裱起来 又买了两根

绳子 一根扁担 把柜挑起 到料器店里买了不少的料泡 附

了船 仍到香港去

走到那总会门口 却是静悄悄的不见一人 等了半晌 仍

无动静 不觉心中疑讶 原来他前一回到此 恰值十二点钟之

后 两点钟之前 是外国人午间吃饭休息的时候 所以各外国

人都麇集在总会里 他这一回到此 却已过了两点钟 直等到

五点钟之后 方才陆续有人来 那些外国人看见他挑着玻璃柜

那些料泡都安放在柜内 便都指点说笑 意思是说他这个担子

比竹筐讲究了 这一回 也被他卖去不少 也有两个外国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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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呼吸之法了 于是一个教一个 差不多都教会了 这料泡便

不大肯破 有一个外国人把他带到住宅里去 叫那外国女人出

来看 化钱买了来 都是一吹即破 惊动了隔壁邻居的外国家

眷都来看 看见了都要买 女人 小孩子嘻嘻哈哈的一阵 早

又卖完了 区丙连夜又趁了夜船 赶回省城 天亮时 早到了

找一个相识人家 寄下玻璃柜 连忙赶回家 依然背着妻子

点了一点洋银数 却有七百多元 照旧收藏起来 又赶到省城

去 依然贩了料泡到香港

话休烦絮 如此贩了三四遍 他的洋钱已经积了三千多了

那些外国人 都学会了那呼吸之法 便不以为奇 不大买了

看官 这旧社会中 “福至心灵”的一句话 虽是极腐败不足信
的 然而实有其理 那区丙看见外国人买的少了 他却弄一个

玄虚 把那些料泡儿吹作一片 篥之声 外国人见了 又以为

奇怪 原来那种料泡 另有一个吹法 是用嘴唇衔着那管子

轻轻用气吹进去 可以鼓荡得成一片 篥之声 当时外国人听

得 以为另是一种东西 问他讨过去 翻来覆去的细看 却只

看不出个道理来 又递过去叫他吹 他又吹了一阵 一时间

总会里的外国人都出来看 又纷纷的买 谁知这种吹法 破的

更容易 破的容易 他的生意却又好起来了 如此又贩了两三

遍 洋银积了有六 七千 他看着这料泡生意将成强弩之末了

便回到省城 在市上闲行 要寻些奇巧东西去贩卖 眉 得风

便转 别走他途 何物贩夫乃能解此 其发财因 非侥幸以得

者也 忽然 看见路旁地摊上摆着些窑货小人儿 此种窑货

出在石湾地方 那小人做得才和枣核般大 头便像一颗绿豆

手便像两粒芝麻 却做得须眉欲活 栩栩如生 也有着棋的

也有撑船的 渔 樵 耕 读 无所不有 是人家盆景上假山

用作点缀的 还有些房屋 桥梁 木栅 更楼 宝塔之类 花

样甚多 若到石湾去贩 不过四五文一个 在省城买起来 都

要七八文 区丙看了 便触动了机关 即刻赶到石湾去 好在

只有六 七十里路 乡下人跑惯的 不消两三个时辰 早走到

了 便到窑户里去拣了一千多个 付了价 仍赶回省城 过了

一夜 便赶到香港 外国人见了 果然啧啧称羡 乃至问他价

时 他却伸出了两个指头 那外国人便拣了十个 给了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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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洋银 不一会 惊动了总会里的外国人 呼朋引类 争先购

买 那消一日工夫 这一千多个小人儿 早变了上三千的洋银

了 区丙一想 这个又是好买卖 连忙运了洋银回家 悄悄的

安放停当 又赶到石湾 一贩便是五千个 好在这东西又轻又

小 既不重累 又不占地方 比着料泡儿更容易带 这回 那

些外国人竟有一买二三百 三四百 要寄回外国作货物贩卖的

也有寄去送人的 所以买的更多 被他五六次一贩 闹得赚下

的钱也忘了数目了 屈指一计 做这个买卖 不觉三个多月了

我也该歇息歇息了 便从此不做生意 也不愁不是一个富翁了

眉 是乡下人本色

想定了主意 便在省城寄下那两口柜 仍然提着一根扁担

径回张槎 入到家中 取出一元银 叫妻子道 “你去和我买一
副猪头三牲回来 下余的钱 多打些酒 ”妻子道 “你又不要
拜神礼佛 买三牲作甚么 ”区丙道 “我正要酬神呢 ”妻子道
“你又不曾许甚么愿 此刻又酬甚么神呢 ”区丙道 “我此刻发
了财了 难道不应该酬神么 ”妻子道 “你发了多大的财 却
值得用三牲酬神 ” 眉 佛是吃素的 礼佛也用不着三牲也
一笑 区丙在身边取出一个纸包来 在桌上一放 道 “你去看
来 ”妻子打开一看 见是雪白的洋银 数了一数 整整的五十
元 便笑道 “恭喜呢 是从那里发来这注财 ” 眉 只五十
元便如此写 乡下人可笑 区丙道 “你不要管 只和我快去买
猪头三牲来 ”妻子道 “将就点 就买一只鸡罢 等再发了大
财 再用三牲不迟 ”区丙道 “菩萨多享受我点 自然保佑我
再发财 你不要多说 快买来罢 ”他妻子果然到市上去买了一
副猪头三牲 及神福 纸马 香烛等回来 夫妻两个一齐动手

煮熟了 当天点了香烛 区丙恭恭敬敬的叩了三个头 那妻子

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捣蒜般叩了无数的头 方才起来 奠过酒

焚了纸马 将三牲切开 烫上酒来 夫妻两个对酌

妻子带笑道 “当家的 你这注财到底在那里发来的 何妨
告诉我一声 ”区丙道 “你不必查问 你看见这雪白的洋银
心爱不心爱 ”妻子道 “为甚不爱 当家的 你可肯给我十元
我今年冬衣也没有 要想做一件细布棉袄过冬 ”区丙道 “你
要 便拿十元去 有甚不肯 ”妻子喜欢得眉花眼笑 斟上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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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道 “当家的 你还要发财呢 难得这般大量 请干一杯 ”
区丙接过 一饮而尽 道 “我奔走了三个多月 今天是头一回
享福也 ”妻子道 “正是 你这两三个月以来 从不曾好好在
家过一天 到底在外做些甚么生意 我屡次要问你 只见你没

有好颜色向我 我所以不敢动问 ”区丙不答 在怀中掏出那包
洋银 打开 取了十元交给妻子 喜欢得他笑得眼睛没了缝

连忙接过 揣在怀里 又满满的斟上一杯酒道 “酒冷了 等我
去再烫一烫 ”拿了酒壶 走到灶下 把酒壶放在炭炉子上 取
出那十元洋银 翻来覆去看了又看 不住的痴笑 又喃喃呐呐

的自言自语道 “千万不要是做梦才好 ”一头说 一头又看
不提防把酒烫滚了 沸了出来 那酒烘的一声烧着了 慌得他

连忙去抢酒壶 把洋银撒了一地 眉 写穷婆子如绘 不知怎

生体会出来 又不住口的往酒壶上吹 好容易把火吹熄了 才

去拾那洋银 却找来找去只有九元 心想这里是泥地 又没个

地缝 难道是鬼来抢去了 没奈何 只得先拿酒出去 等吃完

了酒再来寻找 想罢 提起酒壶 谁知那元洋银正在酒壶底下

遂喜喜欢欢的拾了起来 揣在怀里 拿酒出来 一面走着 喃

喃的自语道 “几乎剩了九元 ”区丙仿佛听得 便问道 “你说
甚么九元 ”妻子乘机扯谎道 “当家的 你才给我的洋银只有
九元 ”区丙道 “只怕是数错了 补给你一元就是 ”妻子忙过
来换上热酒 区丙又给了他一元 他便暗暗喜欢的了不得

二人又吃了几杯 方才吃饭 吃完 收拾过了 已近黄昏

时候 区丙自己起身 走到市上一家相熟的杂货店里 对掌柜

的说道 “不知宝号所用的大秤可是天平秤 ”掌柜的说道 “我
们乡下人家 都是老实公平的 所有大小秤都一律的是十六两

天平秤 不比苏州 上海的人家黑良心 专门刻剥小负贩 用

二十四两 三十二两的天打秤 ” 眉 “天打秤” 奇称 区丙
道 “如此 乞借一用 明日一早送还 ”掌柜的道 “阿丙哥
可是黑夜里还买柴 ”区丙道 “正是 因为秤是人家不停要用
的 白日里告借不易 所以连夜来借一用 明早好送还 ”掌柜
的就拿秤借给他

区丙一手提了秤锤 一手拿了秤杆回去 及到家时 他妻

子已点上灯了 看见区丙拿了秤来 便问道 “当家的 你借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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